
我家遭受原子弹爆炸的经历 

安井  幸子  （当时六岁） 

    在距离爆炸中心900米的目觉町自家门前遭到原子弹爆炸。在经历了热线、辐射、冲击波并在恐怖与

痛苦的煎熬之中失去了四名兄弟。后来双亲相继去世，只有作者一个人幸存。 

 

 

巨大的不幸和战败 

1945年8月9 日上午11点 02分，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且范围广泛、受害严

重的一场灾难。给我的一生留下了强烈的精神影响，50年过去的今天，爆炸当时的回忆依然非常清晰。且

不说原子弹爆炸理所当然地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仅仅是至今在心灵深处依然无法忘怀那些在一瞬间被夺

去宝贵生命的人们、以及后来生活崩溃的悲惨、城市被毁灭的景象，那种巨大的打击，让恐怖感依然在心

里无法释怀。 

原子弹造成的惨祸是人类的教训，绝不能在历史上重演。如何吸取过去的教训，在今天的核时代维持

世界和平，是今后的重大课题。 

那天，夏日的骄阳下，因为空袭警报已解除，我回到了在目觉町的家，和邻居家的 5 个孩子在一起玩

过家家，正在路上扑石子。没有空袭的短暂间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最大的一个 10岁的女孩子当“妈

妈”的角色，就这样孩子们度过着平和的幸福时光。就在这时，听到飞机的轰隆声，10岁的女孩听到后，

对大家喊“空袭，敌机来了，快卧倒”。谁也不可能想到那就是搭载着原子弹的 B29（BoxCar 号）飞机，

孩子们就像平时练习一样，彼此重叠着卧倒在一起。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异样的闪光袭来，好似很多太

阳重叠在一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在巨响中，好像自己的身体在瞬间浮了起来，但是眼前却什么也看

不到。就在那个瞬间，5个人被活埋了。 

被压在破碎的瓦砾下，只要呼吸就好像用水管往嘴和鼻子里面灌水一样，会从鼻子里嘴里吸进很多泥

土。我听到了两个女孩的哭喊声，一个小女孩说“妈妈救命，妈妈救命！”另外一个10 岁的小女孩说“妈

妈来之前，一定要坚持。”我能很清晰地听到她们的对话。但是刚刚听到，我就吸进了一口土，然后就什

么都听不到了。不知道过了有多久，我被拉出来。那时，火灾已经接近我们。我感到头像裂开一样痛，妈

妈一般抚摸着我的身体，一边问我说“当时几个孩子在一起的？”我还是不能发出声音，只是使劲点了点

头。这时候，听到身边叔父的声音，“在那里别动”，原来他们在拼命营救着另外4 个孩子。 

4 个孩子也被救了出来，我哭着跟大人逃到了附近的山上。被运到那里的4 个孩子，都是嘴里含满了

土，他们全死了。山下是燃烧中的街道，一幅毁灭的景象。6 岁的我，站在高处俯视着自己家的全景，那

还是第一次。长崎简直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地狱，可是那也仅仅只是悲剧的一个开始。阳光下刚刚还健康

生活着的人们，就这样被毁于一旦。 

我们一家人逃到山里，在面前有不断经过的受伤人群，有些人被烧伤后，皮肤脱落垂在身体外边。来

到山上的伤者陷入了严重的失控状态，不停地喊着“给我水！救救我！”。很多人叫着亲人的名字，茫然地

走在荒野上，在生命的尾声无力地倒在地面上或者池塘里。 

这个时候，我从恐惧中刚刚醒过神来，逃难到山里，刚刚明白“自己幸免遇难了”。我 14岁的大哥，

肩膀一半被烧伤；二哥 10 岁，在原子弹爆炸后最黑暗的时候，从附近的林子跑下来，和我们汇合，他那

时候不知道自己也被照射了大量的放射线，还和大哥一起为了得救而高兴；大弟弟爆炸后被压在家中的瓦

砾下，被发现的时候后脑部插着一块木头，被炸当时就已经死了；妹妹被顺利地救了出来。这时的长崎已



经变成了火的海洋，突然下起了黑色的雨。逃来的人们中有的说“是不是美军泼洒下的油呢”。不是油，

雨滴打到的地方都留下了黑色的斑点。实际上，这是放射性物质集中落下的标志。在附近的水塘边，很多

人在一起喝着水，被烧伤的身体最渴求的就是水。 

我的父亲当天正好去格拉芭园附近看望一位生病的同事，所以没在家。出事后，他担心全家人的安危，

翻山越岭赶回来，最后在傍晚时分终于遇到我们。周围的山上田里到处是不断死去的人们，面对爸爸的提

问“大家没事吧”，很多人都没有力气回答。后来到了夜里，我们去附近的国际墓地避难。墓地里也有很

多逃难来的人们，黑暗中，不断传来口渴，求水的声音。任何人都毫无办法，好像是人的精神都已丧失一

样，大家都只有茫然地沉默着凝视着这眼前的一切。就这样，不安和惶恐不停地袭来。平时最活跃的二哥

这个时候开始呕吐，大哥因为烧伤和腿上的外伤也开始发烧。我感觉到食欲不振。那天夜里，就是这样在

不断感觉身体异常中度过的。 

在8月10 日，天还没亮的时候，我的父母去附近的墓地埋葬了大弟弟。只是在他脸上盖了一件衣服，

和亲戚的孩子们一起被匆忙地埋葬。母亲在那最后一刻紧紧把他抱在胸前，说“没能救成你，真对不起，

原谅我们吧”，那也是那一刻父母唯一可以表达的对他的最后的爱。这时候上空一直盘旋着敌人的侦察机。 

父母带着活下来的4个孩子，用布包着脚代替鞋子，全家步行去了4 公里外的道之尾火车站，终于走

到逃向岛原方向的道路时，已是 8 月 10 日的晚上了。救援火车上挤满了人。我们虽然逃离了炼狱般火热

的火灾，但满是烧黑尸体的荒野更让人恐惧。妈妈拉着我手，背着妹妹，爸爸背着大哥，二哥在强烈的呕

吐中努力前行。当我们走到道之尾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8月11 日的早上。火车站周围是成山成海的人群，

人群中有些已经没有了呼吸，有些人伸出双手还在悲惨的喊着“救命，给点水吧。水！”。因为太痛苦了，

有人喊着“杀了我吧”。在这次逃难的路上，我完全没有见过一个活下来的儿童。 

到达岛原车站后，二哥的情况恶化，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大哥、妹妹还有我，去了火车站以北5公

里山脚下的一个务农的亲戚家借住。对于我们这些精神和肉体都满目疮痍的人，山里的人用他们大山般宽

厚的胸怀，给了我们最温暖的接待和帮助。都说煮柿子叶子比较好，或者绿色蔬菜比较好，我们就这样日

夜受到当地人的特别照顾，可是很遗憾我们的身体却接纳不了这些食物，呕吐和倦怠持续着。我的双亲想

让我们在山间的自然环境、清新的空气中早日恢复健康，这是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做出的判断，但这是人类

第一次经历的核爆，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方法措施都难以解决这一状况，在重复各种尝试的同时，父母两人

的健康状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全家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在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下，时间流逝过去。

这些症状都来自核爆放射能，但当时没有人知道。 

    医院的病房里，与病魔作殊死搏斗的二哥开始出现脱发和高烧持续不退的现象，最后陷入滴水不进的

最糟境地。父母和我往返于山间和医院，就在八月二十四日夜晚，二哥力气用尽，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叫

着我的名字，说：“小幸，再见、再见了，以后的事儿就拜托你了。”一边说一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面

对这极其悲哀的场面，说不出“再见”两个字，只是为二哥伤心。二哥的遗体被放在一块如同一枚纱窗一

样薄薄的木板上，被运到距离这里有三十分钟左右路程的亲戚家。父母、叔父叔母和我大家都沉默无言站

成一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黑暗的乡间小道上，那情景极为悲哀。 

    二哥去世的两三天后，大哥因身体不适，被放在马背上驮着下了山，送进了医院。他发着高烧，强忍

着烧伤疼痛，努力打起精神，下山时还开玩笑说“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骑马。”。我们没有把二哥的死告

诉大哥。他不会想到那天是他在山里生活的最后一天。进医院后，也没能得到充分的治疗。双臂的烧伤恶

化，呈黑褐色，肿了起来，他不停地叫疼。“要是胳臂不痛的话……”大哥说。可父母对此毫无办法，只

能拼命地鼓励他。接着就是脱发，持续高烧，终于在九月一日那天死去。临死之前，他对父亲说：“爸爸，

别哭了，我打算成为一名特攻队员向他们那样去死，来吧，擦去眼泪，唱首《奔向大海》的军歌，送我走



吧。”二哥和弟弟刚去世，现在又轮到和大哥诀别，父亲再也忍不住，掉下了大滴的眼泪。父亲说：“昭信

（大哥的名字），你要为我们活着啊。”大哥还是坚持着，说：“擦擦眼泪，快点儿唱吧。”父亲同意了儿子

最后的请求。就在唱到那首歌中间的一段时，大哥安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父母号啕大哭，在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他们失去了三个儿子。六岁的我，也是悲伤之极，心痛欲碎。另外， 9月4日，那位把我从

瓦砾下救出来的叔父，先是口腔和咽喉开始疼痛，然后就是高烧和脱发，他痛苦地说着：“就像被千根针

扎着般地疼啊。”然后就断了气。叔母也在惨遭烧伤的痛苦之后，于9月6 日去世。 

    虽然那之前的战争时代，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粮，只能到附近的山野里采些藜、山蒜和繁缕草之类来充

饥。可母亲一声“吃饭了”，孩子们还是拿着碗筷围拢在一起。有时候吃的是南瓜和番薯做成的像粥一样

的东西，看不到什么米粒。即使如此，也不可以随意添饭。如果伸出饭碗说“我还要”，大哥就会说“要

懂事，否则妈妈不就没有吃的了吗”。可是妈妈说“你是肚子还饿吧”，她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多分一些给

孩子们。那时候的战况越来越紧迫。有时不眠不休的日子接连数天。即使那样的情况，我们全家还是相互

帮助，为了明天，大家一起健康地生活着。这也成为了我们战中和战后忍受艰苦的精神支柱。但现在，我

家开始崩溃，加上精神上的痛苦，更使家庭趋于解体。 

  两个哥哥刚去世，我就开始发烧，掉头发，口腔出血，完全没有了食欲，并且两手两脚长出许多肿块。

随着发烧这些肿块开始化脓，伤口又引来许多苍蝇下卵，十分痛苦。那时候，没有治疗的外用药，甚至没

有纱布、包带和消毒液，情况愈加恶化。为了给我找一些食物，父亲去拜访附近的农家，总算要到了一些

晾干了的切面，加了些从山里摘来的蘑菇，让母亲给我做了满满的一碗汤面。这汤面救了我的命。 

    兄弟们去世之后，我们又回到山里时，已是明显早晚骤冷的秋天了。在山里几个月的生活，天天充满

了寂寞和悲伤。当听到战败的消息时，我们所遭受的不幸已经太大，即使想重新开始生活，也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父母更是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而愁眉不展，尽管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看着父母的脸，也

感到了不安。可是，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要让大家活下去，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逃难到了岛原的。这

里有丰富的自然和清澈的水，可是我们还没有感受这些，就被赶进了死亡和破灭的世界。在原子弹爆炸后

的一个月，我家的兄弟和亲属共有23 人被夺走了生命。 

    活下来的我和妹妹被父母深深地爱着，在被彻底毁坏的环境中生存，我们珍重生的感受，寻找生的希

望。当1946年4月，全家回到长崎时，这里仍然残留着许多悲惨的光景。 

    我们的生活很悲惨，从烧毁的废墟里捡来钉子、白铁皮和木板等造房子。与其说是家，还不如说是小

板房。食粮也极度缺乏，只要找到甘薯蔓和野草就塞进嘴里以抵挡饥饿。一无所有的原子弹受害者们，没

有可以用来交换必需品的多余衣服，每逢雨天房子就到处漏雨，刮风时大家担心房子是否会被吹走，所以

经常有彻夜不眠直到天明的日子。到我们终于可以建起一个像样的家时，已是数年之后的事了。 

    我妹妹，原子弹爆炸之后身体一直虚弱，在1954 年 4月因受辐射患白血病，于同年 6月死亡。父亲

因为战后重建家园的过度劳累，于 1961 年9 月患肝脏病去世。1962年，我病倒于甲状腺癌症，动过两次

手术才免遭一死。我虽然得救，可是今后应该追求怎样的人生目标呢？对于自己的将来应做怎样的打算？

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来自于死亡、毁灭的世界和未来的不安，使我疑虑我今后能否健康地生活下去呢？

青春时代的我，为了这些问题而苦恼和悲哀。更使我悲痛的是，母亲于 1965 年由于核爆后遗症，患上白

血病而离开了人世。 

    只剩下我一个人生存于人世时，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核爆不仅仅是带来了一时的惨痛的伤害，更主

要的是它还带来了其伤害所独有的持续性以及恐怖性。因此，身体上的苦恼自不用说，战后重建的生活基

盘也十分脆弱，在各种各样的变化中，我好几次陷于精神即将崩溃之中。生存下来的我，在经受了这些洗

练之后，在几十次袭来的不安因素中，才真正明确了生存的意义。那就是我对自己的家族以及众多的无辜



牺牲者深感难过时产生的使命感。作为人类社会中为数甚少的核爆受害者，我要坚决否定核武器，要为人

类的和平而生，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信念所在。 

每当我想起那些原本应该延续的生命，“与其向天祈祷，不如伏地接受真实的呼唤”的话就会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许许多多死去的人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在感慨五十年岁月的时候，回顾自己的

人生历程，感到对未来所担负的的责任。九死一生的我所担负的使命就是要向更多的人诉说核爆的教训，

祈愿永久的和平。想到过去的岁月，现在平稳、健康的生活绝非理所当然来到身边的，它是伴随着诸多痛

苦的历史，并建立在这些痛苦的历史之上。我时常这样想，我们要怀着慈爱和感激之心，发挥人类的真实

本性，从现在起为了世界和平而努力学习并做出贡献与此同时并将自己的经历讲述传承下去。 


